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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绘出乡村振兴分类底图，摸透五类村庄发展现状和潜力——

向往的生活，按图索“径”
2539平方公里的土地，19万余的常住

人口，浙西南山区有一座小县城，叫遂昌。

“山多、人口密度低，一座座小山村

像撒毛豆一样分得非常散。”

“山区的资金和政策，不能再像撒芝

麻一样落地。”

对话几位当地干部，相似的比方，道

出了山区县乡村发展的总体思路：集中

资源、分类施策。这也是乡村振兴促进

法、“千万工程”以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同提及的要求。

往哪集中？凭啥分类？历时一年，

遂昌县绘出一张乡村振兴分类底图，把

上千个自然村分成5种类型，因地制宜寻

求发展路径。

在这张图的背后，是以自然村为基

本单元的村庄基础数据库、村庄基础图

册、村庄发展指数——数据库信息可查

询、可编辑、可共享、可更新，图册涵盖

“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三级数据，指数

可反映村庄发展现状和潜力，为分类引

导、精准施策提供决策依据。

遂昌的探索，能为众多山区县提供

哪些借鉴？

“以数绘图、图库结合”，是这次“大

工程”的核心成果。经过两轮技术迭代，

浙江农林大学团队和遂昌县大数据和金

融发展中心共同打造出“遂昌县村庄基

础数据驾驶舱”，归集调研数据和部门

原有数据，共计 3.5 亿多条数据、1398 项

指标。

它不仅是一份图册、一个指数、一种

分类，还是能实时更新、智能分析的“宝

库”。“以数据库为底，叠加不同的应用场

景，就能为部门生成个性化报告、提供决

策依据。”徐鹏飞畅想，这样的增值应用

场景将有无限可能。

比如，为“大搬快聚”推荐优先搬迁

的村庄，为“一老一小”基础设施空间优

化、茶叶加工产业规划布局推荐点位

⋯⋯让政策和资金差序化、时序化落地。

“我们 打 算 在 明 后 年 继 续 组 织 调

研，形成数据变化趋势，同时引入更多

渠道的数据资源，不断完善图库。”严少

君表示。

不过，数据是依托、政策是辅助，山

区乡村要发展，最缺的还是人。

以万顷森林为媒，遂昌和浙江农林

大学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年前。“县里非

常渴望技术人才支撑，浙江农林大学也

希望师生走出象牙塔。”2022年5月，双方

签署“全校服务全域”战略合作协议，严

少君、徐鹏飞和陈英波三位浙江农林大

学教师来到遂昌县挂职，随后参与到乡

村振兴图库的项目中。

90 后徐鹏飞是浙江大学博士生，入

职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不到半年，就

被派到遂昌，“从家乡陕西到浙江有很

大的地域差异，通过挂职深入浙江山区

乡村，从基层的视角看发展，可以找到

很多契合实际需求的研究点。”徐鹏飞

说，这次项目也成为不少研究生的毕业

论文选题。

严少君告诉记者，校地合作正在探

索共引共享的模式，在遂昌服务三年后

再回高校，流动的人才正好对应变化的

产业需求，也能避免学校人才“从高校到

高校”，“不和种竹子砍竹子的人聊，怎么

让竹产业研究落地？这是学校、地方和

人才三方共赢的合作。”

有了顶层设计和科研支持，基层干

部和年轻创客也至关重要。

走进红星坪温泉酒店，院里随处可

见独特的山石景观——藕白中透着翠

绿，这是遂昌盛产的萤石矿。记者了解

到，酒店开发商正是一家矿产业主，他利

用开矿抽排的废热水，开办这家高端温

泉酒店。如今，三期项目正在规划中，持

续为红星坪六七个自然村引来客流。

在附近的湖山头自然村，“上林山

舍”民宿背靠山林、面朝仙侠湖，吸引着

长三角地区的游客。“我祖辈就是水库移

民，村子原先有百来号人，等我毕业返乡

的时候只剩下几个老人。”濮家栋和两个

发小冲着自然风光，改造老屋、开办民

宿，“当时周边只有温泉酒店，后来民宿、

农家乐越来越多，水上运动中心项目建

设起来，业态丰富多了。”

从遂昌仙侠湖水丽公园观景台向对

岸眺望，西山自然村零星几栋传统房屋

之外，已经建起了阿里云数字创新中心、

浩威数字中心、西山驿等现代建筑。截

至去年底，“天工之城”项目已签约 65 家

数字经济企业，招引全职人才45人。

省委农办副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副书记、副厅长蒋伟峰表示，此次遂昌

县借助和浙江农林大学合作契机，探索

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庄分类指导乡

村发展之路，正是深化新时代“千万工

程”的实际行动，也为科学有序引导村庄

规划建设，系统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提供

了有益借鉴。

“走得出去，愿意回来”，山区乡村振

兴就是要打造多样的“向往的生活”。

“哪些村好、哪些村差，我们拍拍脑

袋基本能数出来，但具体优劣势是什么，

还真说不全。”遂昌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

兴中心主任朱文强说。

一年前的全县干部大会上，县委主

要领导提出一个大课题——摸清全县乡

村的家底，从根本上回答好“乡村有什

么”“乡村如何发展”两个问题。

要么不做，要么做透。轮到朱文强

发言时，他有两个提议：一是要以自然

村为基本单元，二是要实现全域实地调

研。

以往，乡村规划都以行政村为最小

单位，历年数据全，一拉表就能用。如今

把 201 个行政村细化为 1640 个自然村，

就像把图片像素提高了 7 倍，更细腻、更

精准，但也更难。遍寻国内学术论文和

政府课题，大家发现，这是一项没有先例

的调研。

他们马上遇到了第一个难题：自然

村究竟在哪？

“自然村不像行政村，没有明确的

矢 量 边 界 。”遂 昌 县 发 改 局 挂 职 副 局

长、浙江农林大学教师徐鹏飞发现，根

据地形地貌或传统习惯来划分，准确

度都不高。他们找来行政村的报账员或

会计，综合村民意见，到实地一处处指

给大家看。

航拍也遇到相似问题。行政村的村

委楼往往位于村子中心。而自然村没有

村委楼，只能把房屋最密集处当做村中

心，无人机在此起降，拍下全村实景图。

“严谨起见，地图绘制时没有采用区块划

分的形式，而是用人工确定的集聚点来

代表自然村。”徐鹏飞说。

走进遂昌的乡村，“小山村”这个诗

意的词汇映入令人担忧的现实。

从镇上开车 40 分钟，徐鹏飞带队一

路盘山来到一处村庄。河边的小凉亭里

坐着几位七八十岁的村民，河对岸是清

一色的老房子。“我们尝试和村民聊天，

但发现老人们听不懂普通话，只能相视

而笑。”他说。

经过统计，村里户籍人口22人，常住

人口仅 11 人，平均年龄达到 60 岁；传统

建筑占比在90%以上，茶叶和番薯是主要

的产业资源。

不过，山区村庄正在抢抓一切发展

机遇。

走进石练镇柳村村，鹅卵石和条石

铺就的村道边，文化礼堂、公共卫生间等

基础设施齐全，传统祠堂保存完好。村

干部告诉调研团队，村子紧邻新修的

G528 国道，周边平整的区块正在打造高

标准农田。

“村干部相对年轻、村容村貌现代

化，村子有一定的人口和产业的集聚

力。”徐鹏飞说。

就这样，确定每个村庄的区位，填

入人口、土地、房屋等 97 项数据，一个

个内有肌理、外有轮廓的村庄画像被

描摹出来。这场 40 余人耗时 1 个多月

的调研，用脚“跑”出超 15 万条一手数

据。

“村庄画像和人物画像一样，‘长’得

好不好，不能光凭感觉，要有一套科学标

准来评价。”朱文强打了个比方。

综合各方意见，调研团队从 97 项数

据中筛选出具有判定价值的 35 项，标准

化处理后，赋予指标权重，凝结成“乡村

发展指数”。

根 据 该 指 数 ，上 千 个 自 然 村 被 划

分 成 城 郊 融 合 型 、集 聚 建 设 型 、整 治

提 升 型、搬迁撤并型、特色保护型 5 种

类型。每类的发展方向都能用“一句

话”概括：“城郊融合 与城共进”“集聚建

设 重 点 推 进 ”“ 整 治 提 升 宜 进 宜 退 ”

“搬迁撤并 以退为进”“特色保护 进退

有度”。

“进”指的是集中资源加快发展，村

庄得以保留并持续扩张；而“退”则代表

着人口、产业逐步撤离，村庄在基础保障

下自然萎缩。“‘进’的自然村由行政村

统筹规划建设，‘退’的自然村则需稳慎

操作。”朱文强强调，“退”仅是客观的数

据参考，主观上还应充分尊重村民意愿

和实际情况，而列为“进”的村庄发展方

向更加明确，将指导乡村因地制宜、集聚

发展。

指数的研制过程经过了多番推敲，

有时结论与设想完全相反。

曾经，干部们对各个村庄的印象大

多来自以往的印象、经验和各类文字材

料。该指数出炉后，村庄有了明确的衡

量“标尺”，原本习以为常、容易忽视的资

源禀赋被赋予了量化指标，更加凸显其

贡献度和重要性，干部们一眼就能找出

这些村庄的发展潜力所在。

比如被仙侠湖环绕的红星坪村，下

属 7 个自然村规模不大、布局分散、人口

较少，因处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

一直无法开发传统工业和文旅项目，按

照评分大部分自然村属于搬迁撤并型乡

村。“不过，红星坪村拥有‘温泉+湖泊+森

林’的独特生态资源，未来将是‘两山’转

化的富矿，我们将其列为特色保护型乡

村。”朱文强说。

坐落在山坳里的十三都村，围绕一

家企业而集聚，“以往我们在乡村建设

时基本不做重点考虑，但数据出来后发

现是集聚建设型乡村。”他说。在企业

带动下，村庄的发展和村民的收入都非

常可观，这样被遗落的“潜力股”还需挖

掘扶持。

数十年后，各类村庄发展的前路是

什么？在朱文强看来，拥有独特生态资

源或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保护型村庄，

或许才是最终“留下”的村庄。

“城郊融合型村庄主要为城市扩张

提供空间，集聚建设型村庄又向着城镇

化发展，最后演变成新村、新镇。”他说，

“只有‘能讲故事’的特色保护型村庄始

终保持乡村特质，能承载人们对乡村的

精神需求。”

把视野放大，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来

看，对山区县而言更为紧迫。

遂昌县挂职副县长、浙江农林大学

乡村振兴促进处副处长严少君告诉记

者，在交通限制之外，山区县的人地限制

比平原县更多：比如作为当地支柱产业

之一的竹产业，其运输过程需要大量人

力，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已经对其产

生一定冲击。此外，山区县的自然保护

区、饮用水源地等生态红线内区块更广，

山区的传统村落更新慢，文化保护类区

块也更多，这都让本就不宽裕的发展空

间更显狭小。

而随时代发展而退出的村庄能够把

土地和空间腾出来，留出生态和文化保

护区，优化布局规模化、机械化产业，严

少君表示：“通过改变小农经济模式，从

乡村生产关系入手撬动全局，这是一场

系统谋划。”

今年，遂昌计划依据乡村振兴底图

确定“一村一策”，由相关部门配套政策

要素，集中全县资源优先建设一批未来

村庄，进一步打造和美共富遂昌。

1640个自然村、超15万条数据 把像素提高了7倍

五类村庄各有前路 村庄好不好，不能凭感觉

干部、教授、创客 “碰撞”出来的发展巧思


